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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为顺应佛教界的革新潮流，在两湖发起“佛化运动”，成立佛化会等

组织作为执行机关。一方面，唐生智保护佛教界的权益免受侵害；另一方面，他进行激烈的佛教革新，

采用暴力方式强行统一庙产，引发僧界恐慌。同时，佛教社团仿照国民党进行组织，唐生智以此培植

政治势力。“马日事变”后，佛化会员把持湖南省政务党务，造成政治纠纷。这一时期湖南地区的政

教关系，反映出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摄力不足，以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混乱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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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innovation trend in the Buddhist world, Tang 
Shengzhi initiated the “Buddhist Movement” in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s, and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Buddhist Association as executive organs. On the one hand, Tang Shengzhi protect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Buddhist community from infrin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he carried out fierce Buddhist innovation and forced the 
unification of temple property by violence, which caused panic among  the Buddhists. At the same time, Tang Shengzhi 
managed the Association like a political party and tried to develop his political influence. After the “Ma Ri Incident”, 
the members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dominated the government affairs and party affairs in Hunan Province, causing 
political dispu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Hunan province during this period reflects the lack of 
dominance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the political chao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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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经历社会大变革的时

代，既号称信仰自由，保障民权；又要破除迷信，

庙产兴学。在这两股背向而行的洪流中，佛教若

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就必须将适应新时代的新

观念接榫于佛教教义与传统习俗之上。在这样的

形势下，佛教界的革新运动应运而生。

危机中往往蕴含着机遇，政治衰败、国势萎靡

的时局，亦是佛教可以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这一

时期，“佛化”一词出现频率非常之高。“佛化”

的主旨是尽最大力量推广佛教文化，将其传播到

各个阶层，使更多的民众可以接受佛学思想。这

就是所谓的“佛之教化，谓之佛化”[1]。为施行“佛

化”进行的较大规模实践，时人称之为“佛化运动”。

“佛化运动”一词，大概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

发表在 1920 年《新佛教》第 2 号上的《佛化运动》

一文，作者称自己“杜撰”出“佛化运动”这一“新

名词”。同时，他对“佛化运动”下了一定义：“本

我佛自觉他觉行圆满的教义，共同担负现在的正

事业和将来的进步责任，就是佛化运动。”[2]因而“佛

化运动”并不仅限于传播佛教文化，也在于自觉

承担社会责任，因应佛教发展的危机。此后，“佛

化运动”一词，便屡屡见于报端。

民国时期的佛教问题早已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唐生智主湘时期发起的

“佛化运动”比较特殊，具有以政统教、以佛办

党的特点。大部分研究民国佛教史的专门性论著

对此并未提及，此问题仍有更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本文将系统考察唐生智主湘期间的佛教政策及其

对政治的渗透与影响，为更进一步理解国民革命

时期的佛教革新实践提供启示。

一 护教：两湖佛化团体的成立

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信佛甚笃，号称“佛教

将军”。他的佛教信仰，缘起于赵恒惕主湘期间。

赵信仰佛教，湖南政界人物多受其影响。据唐生

智回忆，他在驻兵衡阳期间，厌倦了军队中的争

权夺利，“不甘心跟别人一样走上老朽的道路，

但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3] 这时，他认识

了僧人顾净缘，在顾的感召下，唐生智便虔诚学佛。

信仰本关乎个人，唐生智却将其应用于军政之

中。他曾感叹：“今日谈时局者，动则曰某种主

义行之当。此一主义，彼一主义，入主出奴，杂

然并呈。”[4]90-91 在思想领域“主义”并起、信仰

多元的时代，唐生智认识到信仰和“主义”是一

支军队或一个政权不可或缺的。当时唐生智还未

接受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于是他以佛教作为

其军队的集体信仰。1925 年，唐生智所部第四师

官兵，集体摩顶受戒，所用信笺印有“大慈大悲，

救人救世”八字 [5]6。以个人私领域的佛教指导军

务，这是之后唐生智利用佛教干预政治的滥觞。

1926年 3月，唐生智逼走赵恒惕，任湖南省代省长。

6 月，国民政府委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

挥、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随着唐生智军事实力

的不断扩大，他开始介入两湖的佛教事务。

国民革命的爆发使两湖僧界陷入危机。革命者

认为：“凡含有封建思想之圣庙祭祀等亟应废除。”[6]

两湖僧界因此受到冲击，各地教育机关发起庙产

兴学的风潮。如宁乡县准备将庙产的十分之九用

于教育，沩山寺僧众“势将坐毙，群拟星散”[7]。

各地工会、农会，也是破除迷信的受益者。“各

地佛教寺宇，现多被农会、工会占为会址”，从

前租种寺庙土地的佃农，也拒绝再向寺庙交纳田

租 [5]6。 
1926 年底，正是两湖佛教界最为危难之际，

虽然唐生智忙于军政要务，但他仍对佛教界受到

迫害的情况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唐生智曾连发两

封函电给湖南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明确指

出：“生智发心学佛，亦即有年。……忝主湘政，

若于职务行使或与戒律相妨，兵柄政权，不难敝

屣。”[5]7 唐生智结合自己的经历诚恳劝告侵提寺

产者，声称自己为保护佛教不惜放弃军政权力。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唐生智任主席的湖南省，

政治势力主导下的佛教团体率先筹备。1926 年 12
月 31 日上午，湖南省筹组民众佛化协会，到会军

警僧民万人以上。长沙卫戍司令熊震、湖南民政

厅长冯天柱出席这一佛教大会，同时到场的还有

各社会团体代表。这表明在政治力量的助推下，

湖南的“佛化”已逐渐向社会各领域渗透。会上，

熊震、冯天柱二人极力鼓吹“佛化”，冯称：“须

知拥护佛化，即是拥护革命，希望大家努力。”[8] 

1927 年 1 月 1 日，湖南省佛化会正式宣告成

立 [9]。湖北省效仿湖南，亦承担起推动两湖“佛化”

的责任。9 日，两湖佛化联合会在汉口召开成立大

会。在该会各部委员中，有李品仙等军政人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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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湖北僧众将旧有的佛教会取缔，组织湖北

省佛化会 [11]。30 日，湖南佛化会的外围团体，民

众佛化协会成立 [12]。这些在政府指导下建立的佛

教团体，是推动两湖“佛化运动”的执行机关。 
佛化会倚仗政治力量的帮助，对各地僧众、庙

产力行保护。湖南佛化会在成立宣言中，对侵提寺

产事件表达抗议 [13]。1927 年 1 月 12 日，湖南佛化

会派遣代表前往省党部、长沙市党部、省农协、总

工会请愿，表示“愿受省党部指导”，省党部回应：

“佛化会弘扬佛化，党部同人，极所赞同。”市党部、

省农协、总工会等“亦答复圆满” [14]。唐生智亦

不时在台前幕后协助，以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通

令“各县县长护持佛化”，此令得到省政府五厅厅

长全体附署 [15]。省党部表示，如各县党部要提充

庙产，必须经过上级党部及政府批准，不能随意侵

夺 [16]。湖南总工会也通令各地工会不得擅提寺产，

对于“佛化”表示赞助 [17]。佛化会同时争取到政府、

党部、工会三大护符的保护，自此以后，“湘中和

尚，气势颇盛”[18]。湖北佛教界在佛化会的保护下，

形势也有所好转。湖北佛化会委员长释德空向湖北

省政府控诉各地农工教育界攘夺寺产的情况，于是

湖北省政府发出第一一八六号通令，令各县县长将

被占庙产全部发还给僧众 [19]。在唐生智及佛化会

的努力下，两湖各地侵夺寺产的风气虽不能完全禁

止，亦有所收敛。

佛化会背后有唐生智这一大靠山后，其与军

政界的联系日益紧密。1927 年 2 月 2 日，唐生智

从武汉回长沙主持湘政 [20]。8 日，佛化会组织“欢

迎唐总指挥凯旋大会”，到会的不仅有佛教僧众，

“尤多是现在负有党国使命的”，甚至对佛学素

未研究的苏联领事都参与了大会 [21]8。10 日，“佛

化四众”千余人参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阵亡将士

追悼大会，唐生智与顾净缘亦出席 [22]。 
此外，佛化会积极为佛教界谋求政治权利。

1927 年 3 月，湖南省筹备成立人民参政机关——

省民会议。佛化会呈请湖南省党部：“属于本会

团体者，有二十余万整齐民众，负积极革命之工作，

兹逢盛典，当得参加”，要求省党部给予佛化会

九个席位，被省党部回绝。唐生智暗中予以协助，

致函建设厅长邓寿荃、民政厅长冯天柱，认为佛

教界“应派出代表三至五人”。省政府不敢怠慢，

忙发五厅厅长附署函向省党部接洽 [23]。省党部依

然不买账，佛化会又发起第二、第三次请愿，亦

被拒绝。唐生智又致函教育厅长董维键，要他帮

忙交涉 [24]。此后在唐的尽力运作下，佛化会获得

了省民会议席位 [18]。 
在唐生智的主导下，两湖地区僧众地位提高，

侵提庙产的事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从此，

信奉佛教者迅速增加，军民景从，官商相随，遂

成两湖“近数百年仅见之盛举”[25]。 

二 毁教：唐生智主导下的佛教革新

佛化会在保护两湖僧界的同时，也在酝酿佛教

革新。为了应对佛教界面临的危机，两湖僧众曾

经组织了不少佛教团体。佛化会首先合并各佛教

团体，使佛化会成为佛教界内部统一的管理机关，

如湖北佛化会取缔湖北佛教会，将湖北僧界联合

会归并 [26]。湖南佛化会将长沙佛教正信会归并，

房屋资产由佛化会接收 [27]。民众佛化协会成立以

后，宣称“对于道观负有同样之护持督促责任”[28]。

建立统一的团体有助于增强佛教界的势力及应对

重大变故的能力，但过度强制性统一必将引发佛

教界内部的种种问题，这一点在佛化会整理僧伽

制度时暴漏出来。

整理僧伽制度虽是佛教界内部亟待解决的问

题，但因为各派系、各寺院主张不同，实行起来

较为困难。《两湖佛化联合会简章》规定：“本

会内设尊宿院，延揽耆德之明时务者，共商整理

僧伽方法。”[29]7 尊宿院由 4 人组成，湘鄂两省各

推高僧一人、居士一人。所谓居士，实际上是拥

有实权的军政要人。1927 年 2 月，尊宿院成立，

唐生智、陈铭枢二人作为居士被推举入院 [30]。不

过陈铭枢随后调离了武汉，唐生智理所应当地成

为僧伽制度改革的主导人物。

马日事变以后佛化会势力急剧扩大，“遂有

一日千里之势”[31]，其采用强力的手段、激进的

方式对僧伽制度进行改革。组织上，佛化会规定

各寺方丈、执事都由佛化会委任，甚至连僧侣都

由佛化会选举。财政上，各寺院财产由佛化会接

收，若寺执事对于本寺财产状况瞒情不报，则“照

章坐罪”。佛化会委任的方丈入院后，须订制宣

讲佛法大纲，交给佛化会审核。两星期内，计算

寺院财产，裁减僧员百分之四，将这部分经费“以

一分作为分会及各县通讯处之开支，其余不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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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用”。并将寺院所有僧众年龄、籍贯制成表格，

呈报佛化会。若有不服从方丈命令的僧众，“即

时呈请佛化会究办，毋稍徇情”。为落实严苛的

整理制度，佛化会向各分会派遣“特委”，负责

选任方丈，监督整理寺产 [32]。 
以上是有关各县寺院的规定，长沙本地的寺

院，受冲击更大。唐生智决定在二学园内建筑僧

房数千间，“将长沙城乡各寺观僧众一律迁入居

住”。所有寺观财产，收归佛化会所有，佛化会

利用这部分资金“开办工厂，垦殖荒地，将不事

生产之和尚，分为农禅、工禅两项，从事农工”[31]。

佛化会对各地寺院管理层进行大规模更替，目

的在于撤换掉不服从佛化会的僧人，以培植自身

势力，然而此举需要佛化会内部提供大量佛学人

才，在这种需求下，“两湖佛化讲习所”应运而生。

1927 年 7 月，两湖佛化讲习所成立，顾净缘亲自

担任教育长。课程除佛学外，还设有三民主义、

社会学、中外略史、中外地理等现代教育科目。

学习 3 个月期满毕业后，“凡本所毕业生比丘、

比丘尼分发各丛林住持，及佛化会供职。”[33]3 顾

净缘亲自为讲习所学员授课，周斓、何键、李品

仙等军政要人也时常去所中演讲 [34]。讲习所不啻

佛化会培植党羽的工具，入所学习就意味着加入

佛化会势力，不入所则会被佛化会排斥在外。例

如在佛化会任职的惠敏法师劝告沩山寺监院性修：

“佛化会将整顿僧伽制度，沩山方丈职事，势必

斟换，尔需来省入讲习所求学为好。”[35] 性修在

讲习所毕业后，被佛化会委派清收宁乡丛林财产。

佛化会统一两湖僧界的举措受到了极大阻力，

遭到群起反对，两湖地区的僧伽制度改革大有失

败之势。唐生智见此，在长沙召集僧众开会，以

严厉的口吻威胁反对改革的僧众：“如有不遵守

议案，违令传戒，隐匿财产的贪污和尚，我是一

定不容！”9 月，唐将反对整理僧伽制度最厉的开

福寺、上林寺、万寿寺三处和尚 12 人逮捕下狱 [31]。

为杀鸡儆猴，唐生智将不服从佛化会的素禅和尚

枪毙 [36]。僧众见佛化会为统一寺产不惜捕杀僧人，

不得不屈服于佛化会的淫威之下。“各县丛林住持，

纷纷赴省佛化会交佃约文契。”在佛化会的强令下，

各县丛林管理层都必须更换，“什么大德僧伽住

持一概目为小乘焦芽败种，用势消灭”。且佛化

会对于两湖僧众实行“邮信检查”制度，限制僧

众与外界的往来 [35]。两湖僧众俨然已成为被佛化

会严密控制、恣意摆布的囚徒。

1928 年，西征军攻入长沙，唐生智下野，与

顾净缘同往日本避难。两湖地区的佛化会、佛化

讲习所等唐生智控制的佛教团体被解散，“佛化

会和尚，仍回原庵修道”[37]。经历了唐生智的弘

扬“佛化”与僧伽改革，两湖僧界先意气风发，

后人人自危，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发展轨道。

三 佛教“党化”：“佛化运动”与三

民主义的离合

在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佛教界要自存于世，

就不得不顺应潮流，进行革命；要进行革命事业，

又不得不接受三民主义。据时人观察：“今谈三

民主义者，或欲草附佛化；而谈佛化者，亦多欲

摄受三民主义。此二物者，相似易混，所谓恶紫

之夺朱，恶莠恐其乱苗者。往往差以毫厘，失之

千里。”[38] 佛教教义与三民主义，明明是毫不相

及的两种理论，却被弄到“相似易混”的地步；

二者更没有什么正邪、良莠之分，却以紫之夺朱、

莠之乱苗来比喻二者的关系。这体现出当时的佛

教与三民主义有相互借鉴、融合的趋势，这难免

引发人们的困惑与迷茫。

唐生智先皈依佛法，后又成为三民主义信徒，

欲图以“佛化党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

来化解二者的冲突与矛盾 [39]。“党化”与“佛化”

如何才能做到“二位一体”呢？唐生智曾这样说过：

“我们自己学佛，提倡他人学佛，都是为党为国的。

佛化只有‘体’，始终在政治上没有主张的。佛

化比别的宗教强，从来不干涉政治。”[40] 在唐生

智看来，以佛教教义为“体”，革命事业为“用”，

这样就将“佛化”与“党化”巧妙地结合起来，

既相互依存，又不相冲突。具体是的精神层面以

佛教“革心”，在实践层面以三民五权学说“救

国济时”[4]91。

将佛教教义与三民主义相关联的“体用”学说

固然可以使人信服，可其中似乎包含着三民主义

有“用”无“体”的意味。唐生智亦知此说不妥，

于是更进一步对此加以阐述：“佛有先觉先知之

智慧、救世救人之精神、大慈大悲之宏愿、自由

平等解放之真义，与先总理之三民主义、牺牲精

神原无二致。”[41]12 为此，释迦牟尼即被革命化，



91

马海天：党化与佛化——唐生智治下湖南政教关系研究

湖南民政厅长冯天柱认为释迦牟尼亦是一革命家，

他“牺牲贵族而退居平民地位，悲心宏愿，实为

东方革命史中最伟大、最荣耀的人物”[41]13。孙中

山亦被“佛化”，佛化会人物余鲲称：“总理知

难行易学说，得自我佛大智大勇之真理。” [8] 李

品仙更是直白地宣称：“佛化与总理主义，完全

相同。所不同者，名词而已，道理则是一样的。”[42]

即三民主义并非无“体”，而是与佛教二“体”

相通，三民主义讲的“救国救世界的主义，与佛

的目的是一样的”[43]。 
在唐生智的主导下，佛教不仅在理论上三民主

义化，在活动上也走向“党化”。两湖佛化联合

会成立之初，就要求省党部予以指导。在随后出

台的《简章》中，明确指出：“本会宗旨，在联

合两湖佛化四众，励行三民主义，会务应遵党部

之指导。”[29]8 就此所谓的“宗旨”来看，佛化会

竟成一接受党部指导的、在佛教界传播三民主义

的团体。佛化会每次开会，到场的无论是僧人还

是军政要人，均在讲话、宣言中大倡革命，大谈

三民主义。在会议结尾的口号中，亦离不开三民

主义。如湖南佛化会召开的“欢迎唐总指挥凯旋

大会”，结尾口号有“实现总理遗嘱、三民主义

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等语 [21]9。

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佛化会大会的仪式操演。以

“湖南佛化会游街大会”为例，主席台上竟将释

迦牟尼佛像与“总理遗像”并列悬挂。会议程序为：

“（一）报告开会；（二）升炮；（三）奏国乐；

（四）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

恭读遗嘱；（六）宣布开会宗旨；（七）各团体

自由演说；（八）呼口号；（九）整队出发。” [8]

但凡国民党召开有关纪念、动员性质的大会，如

国民革民军北伐誓师大会、总理纪念周、各革命

纪念日大会等，其基本流程皆大体如此。一佛教

团体召开的大会，却照搬国民党的会议规程，甚

至悬挂国旗、党旗、总理遗像，宣读总理遗嘱，

佛化会将佛教“党化”的图谋显露无疑。

反观唐生智等对于佛教教义与三民主义关系

的阐释，实际上是较为粗糙的，其只是将“救人

救世”“革命”“解放”“平等”等几个放诸四

海而皆准的名词相互关联，至于最为本质的唯心

或唯物的问题，并不提及。佛教界主动吸收三民

主义的内容，是在佛教面临危机的境况下寻找出

路，不得已而为之，而唐生智将佛教“党化”，

则另有所图。

四 党员“佛化”：佛化会员对政治的

干预

考察历史人物，不仅要着眼于其行为效果，还

要着力分析人物主观动机 [44]。唐生智将佛教与三

民主义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

目的。唐生智治下的湖南，后来竟逐渐发展到以

“佛化”代替“党化”，以佛徒顶替党员的地步。

这种以佛干政的行径，通过唐生智一手操办的佛

教团体完成。

唐在两湖创办的佛教团体，看似纷繁芜杂，

实际环环相扣、组织严密。两湖佛化联合会是“两

湖佛化整理、弘扬之最高机关”，对两湖佛化各

事宜进行统筹 [45]。湖南、湖北佛化会，具体负责

“全省佛化整理弘扬”。每省组织佛化四众代表

大会，佛化会的具体事务由佛化四众代表大会选

举委员会负责，委员会再推举执行委员作为常务

机关。委员会下设总务、宣传、交际、审查、特

务五科负责具体行政事务 [46]。佛化会的下级机关，

是各县佛化分会。湖南佛化会成立以后，各县僧

众欲自行组织佛化分会。湖南佛化会为防止各县

分会脱离控制，对此严加禁止，要求各县“须俟

本会派员前往指导，并呈准各县党部、县署立案”

方能成立 [47]。

湖南、湖北佛化会还分别设立了民众佛化协

会，作为社会活动机关。除负责慈善事业外，民

众佛化协会的另一重要职能是以“全省之佛化民

众”为基础吸纳会员。全省会员大会是最高机关，

每年召集两次，并选举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若干

人组成委员会作为常务机关。各县设有分会，其

组织与省协会相同 [28]。

若将《湖南民众佛化协会简章》（以下简称

“简章”）与 1926 年国民党二大修正通过的《中

国国民党总章》（以下简称“党章”）进行对比，

就会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之处。《简章》共四章，

为“会员”“会务组织”“任期”“经费”，分

别对应《党章》的第一章“党员”、第二章“党

部组织”、第十章“任期”、第十二章“经费”。

《简章》与《党章》相似之处甚多，限于篇幅，

在此仅将二者第一章前四条做一对比，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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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湖南民众佛化协会简章》与《中国国民党总章》第一章前四条对比

《湖南民众佛化协会简章》第一章“会员”

第一条：本会会员不分性别，凡志愿遵守本会会章，信仰

佛化，服务社会，依时缴纳会费者，均得为本会会员

第二条：会员入会时，须有本会会员二人介绍，填具愿书。

经本会执行委员之认可，方得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凡本会会员，须在所属会所领取会员证书，其证

书由本会最高机关执行委员会制定之

第四条：会员须报告本会所到地方，如有分会之处，得持

会证前往登记，同时即为该分会会员 [28]

《中国国民党总章》第一章“党员”

第一条：中国国民党不分性别，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加入

本党所辖之党部，依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本党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填具入党志愿书，经

向所请求之区分部党员大会之通过，区党部执行委员会之认可，方得为本党

党员

第三条：凡本党党员，须在所属党部领取党员证书，其证书由中央执行委员

会制定之

第四条：党员移居时，须即时在原住地方之区分部报告，向所到地方之区分

部登记，同时即为所到地方之党员 [48]

显而易见，《简章》是对《党章》的照搬照抄。

按照常理，佛教团体应由僧人或居士组成，但民

众佛化协会不仅面向普通民众吸纳会员，更需要

入会介绍人，填写入会志愿书，以国民党发展党

员的方式发展会员，而且其组织不仅有类似国民

党全省代表大会的全省会员大会，其常务机关也

仿照国民党党部设立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概言

之，唐生智以发展佛教为名义，创立了一个由他

主导的新党派。

虽然胡汉民一再强调“党外无政，政外无党”[49]，

可国民党人党外另组党团、党内派系纷争一直是

党务之常态，如后来蒋介石的力行社、三青团，

皆如同党外之党，不过仍跳脱不出三民主义的范

畴。唐生智则先行一步，以佛教信仰为号召，组

织“佛党”为己所用，可谓是煞费苦心。“马日

事变”之前，湖南省国民党各级党部多为共产党

主导，党组织较为规范、严密，虽然党员质量参

差不齐，唐生智的“佛党”亦无隙可乘。然而，“马

日事变”后，国民党党员数量骤降。以长沙为例，

之前的 19 万党员竟仅剩 2000 人 [50]，为“佛化分子”

势力的扩张创造了便利。

湖南省党务在“清党”后陷入停顿，省党部

成立改组委员会负责重组执监委，“唐生智的部

下‘佛化分子’冯天柱、尹松乔等充当了改组委

员”[51]1。各县党部亦不能幸免，“主持省市县党

务者，多为佛化会会员也”[52]。湖南省各级党部，

在“佛化分子”的控制下，排除异己，大倡“佛

化”。湖南省党部宣传部秘书黄德安“主编党报

时不肯宣传佛化，遂见恶于佛化分子”遭免职 [53]。

此外，长沙市党部青年部长曾省斋、湖南省党部

宣传部长彭国钧、组织部长李毓尧因受“佛化分

子”的排挤而辞职。省党部到处张贴“弘扬佛化

之标语”[54]。国民党内的部分党员，对湖南省以

佛治党的乱象非常不满。曾省斋、黄庭荫等人“暗

中组织反‘佛化’运动，已隐然树立起两个精神

壁垒”[51]2。两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发激烈，最

终酿成“长沙市第三次代表大会风潮”。

1927 年 11 月 12 日，长沙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召开协议会，两派在大会代表及主席团候选人问

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佛化分子”唆使其控制下

的市党部秘书处捏造大会未达法定参会人数等理

由，又借口“协议会中大有‘党内组党空气’”，

将 14 人开除出党，长沙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解

散 [54]。此后，“佛化分子”加紧筹备自己控制下

的代表大会。1928 年 1 月 8 日，长沙市第三次代

表大会重新召开，选出由“佛化分子”组成的市

党部执监委员，长沙市党务亦完全被他们控制 [55]。 
这一时期，不仅湖南省的党务工作被“佛化分

子”包办，政界亦是“佛化分子”盘踞之地。省

民政厅长冯天柱以“佛化会首领”著称，省政府

的实权人物代主席周斓、建设厅长曹伯陶、财政

厅长赵墨农、公安局长周安汉等，或直接加入佛

化会，或包庇“佛化”，皆是唐生智的亲信党羽 [31]。

两湖佛化讲习所，不仅培养为佛化会所用的僧众，

还是政府中“佛化分子”的生产地。讲习所的旁

听生要求招收“凡在省垣文武各机关任公职员及

各团体之有职务者”，并承诺所中居士毕业后“择

优呈请政府委用”[33]5，8。因而外界盛传湘中“以

佛治官，以官治党”[53]。

党政部门如此，军界更是佛法盛行。只有受戒、

学佛者，唐生智才能放心任用。唐加入北伐后，

“所部几经扩充，此项官佐士兵，多有未请戒者”。

唐生智要求所部都要去长沙二学园受戒 [56]。在长

沙的中央军校第三分校，也受到佛化潮的冲击，

军校全体学生集体受戒 [57]。而军人若不受戒则会

引起猜忌与怀疑。当时彭德怀是何键手下一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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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键要求彭德怀带领官兵去受戒，彭德怀坚决抵

制：“我们信仰三民主义，反对封建迷信，没有

军官去受戒，也没有士兵学佛念经。”就此，何

键认为彭德怀并非是自己一派 [58]。 
西征军入湘后，提出“打倒唐生智御用的佛

化分子”口号，“将盘据湖南把持党权政权的‘佛

化分子’，尽量清除”，全省党务陷入停顿 [59]。

湖南省党部重新成立改组委员会，勒令一切民众

团体停止活动 [60]。至此，湖南省佛徒取代党员的

乱象终于得到遏止。

北伐前后湖南地区佛教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缘起于实权人物唐生智。唐生智信仰佛教极为虔

诚，面对丛林寺产遭到破坏的现象，他不惜逆风

而行，屡次发电护持；同时他也看到了在国民革

命背景下佛教界产生的种种问题，希望采取果断

方式改革僧伽制度。面对佛教界内部的阻力，唐

生智作为军人，采取其常用的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最终以“护教”之名行“毁教”之实。此外，唐

生智提倡“佛化”，掺杂了政治目的。以佛教信

仰为号召，仿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建立佛化会、

民众佛化协会；以严格的方式吸纳会员、严密的

组织执行事务。对外宣称弘扬“佛化”，实质上

则是组建私党。唐生智将可堪信任的“佛化分子”

安插在党政机关之内，“马日事变”以后，全省

党务几乎都被“佛化分子”把持。佛化会成员对

各级党部的侵夺，使湖南政界由“党化”向“佛

化”转变。随着唐生智兵败下野，两湖“佛化运动”

才落下帷幕。

“佛化运动”之所以从一场宗教运动演变为

政治运动，一方面，是因为在社会大变革时期，

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增强，唐生智作为地方军阀，

可以恣意干涉地方行政、社会事务，按照自己的

意愿另组新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三民主义在

思想领域的统摄力不足，给其他理论甚至宗教信

仰曲解三民主义以可乘之机。学界对于宁汉分裂

时期的这段历史，主要关注宁汉双方高层的互动

与决策，或是国共关系的激变，却忽视了此时出

现的政教合一的湖南省政府、以佛治党的长沙市

党部。这也提醒我们，国民党从在野党向执政党

转变的这一时期，中央层面的决策过程固然重要，

地方上的政权畸变亦应加以重视；而研究佛教界

的整理革新，也更应注意它与当时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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